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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舞蹈与文化记忆 

——以梅山教《跄太公》仪式为例 

伍彦谚
1
 

（中南大学，湖南长沙 410083） 

【摘 要】 仪式舞蹈承载着一个族群的信仰理念、情感认知和情绪表达，梅山教《跄太公》仪式舞蹈，特别是其

中的手诀舞、罡步舞、法器舞，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文化印记，呈现出深厚的文化记忆，蕴含着民族信仰、民族风骨、

民族融合的文化遗存。探究梅山教《跄太公》仪式舞蹈，以此解密梅山祭祖仪式舞蹈中蕴含的民间文化内涵，可为

现代舞蹈艺术创作提供独具民族特色的舞蹈元素和丰厚的文化创作素材,进一步提升人类文化艺术的质量和品位。 

【关键词】梅山文化；文化记忆；仪式舞蹈；跄太公 

文化记忆作为一个概念是由德国学者杨·阿斯曼提出的,他从文化传承维度上思考和阐释文化的发展规律，认为文化记忆是

以群体的身份认同为核心，以自我保存和自我实现为目标，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力，“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

新使用的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的总和。通过对它们，呵护，，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巩固和传达着自己的自我形象。

它是一种集体使用的，主要（但不仅仅）涉及过去的知识,一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就依靠这种知识。”①文化记忆开始

于族群的起源，伴随着族群的成长、文明的演进而愈加丰富，了解族群的文化记忆，能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其历史文化的深广

内涵。“庆典和仪式是无文字的社会用来把文化内涵的扩张情境制度化的最典型的形式。仪式保证了信息的重新收录，使得内涵

传媒性地呈现出来。它保证了文化的’仪式纽带’。”②从舞蹈的起源来看，舞蹈是一项群体性的族群娱乐活动。舞蹈中的许多动

作程式承载着一个族群的信仰理念、情感认知和情绪表达。从这一意义上说，舞蹈是文化记忆的最为重要的形式表征之一。“中

国的仪式活动自远古时期就和乐舞相结合,形成了以舞蹈为重要手段的仪式传统。”③2相对 

于其他舞蹈种类来说，仪式舞蹈的文化内涵更为深厚博大，舞蹈营造出仪式的庄重、浓烈的氛围,形象逼真地再现出一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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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或族群的价值理念、生活信仰和处事规则等重大社会价值的文化记忆。 

一、梅山文化视角下的梅山教《跄太公》仪式 

中国南方的梅山文化是以梅山地区为核心范围的地域文化，主要集中于湖南中部、西南部的邵阳、娄底、益阳、长沙、湘

潭、怀化等部分区域。梅山腹地“旧不与中国通”①3，生存环境相对封闭，梅山文化历史久远，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期，同

时受“王化”文化影响甚少,是一种具有鲜明的祖源特色、地域特色、山地特色的原生态民间文化。 

由于所处的特定地域环境,加之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历史上梅山巫蛊文化盛行,宋代“开梅山”后在封建王朝“王化”

政策的作用下，中原文化大量融入，由此导致了梅山原生的巫傩文化与中原的“大传统”儒、释、道三教的文化元素的交汇融

合,最终形成了以梅山文化为背景、具有多元一体的梅山教。梅山教仪式无巫不成舞、傩无不成歌，其巫舞共融的表现形式,成

为该仪式传统的典型代表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梅山教中丰富多彩的巫傩仪式是以舞蹈为主的祭祖仪式，宗教色彩浓厚，舞蹈动

作粗犷,以具体可感的动态形象表现出梅山多神信仰和祖先崇拜，成为梅山族群民的信仰载体。 

笔者试以梅山教中的《跄太公》这一巫傩舞蹈仪式，来探究蕴含其中的梅山族群的民族心理、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文化

现象，揭秘其中的梅山族群的民族信仰、民族风骨、民族融合等文化内涵。 

《跄太公》是梅山教的祭祖仪式，它就像一串浓缩的记忆密码，梅山族群母系社会文化印象、民族融合历史遗存和原始崇

拜的民族遗风,都已深深蕴含其中。祭祖仪式其实就是祖先崇拜,实际上是鬼魂崇拜的另一种产物。因为就其本质来看,祖先崇拜

的对象也是鬼魂,区别在于鬼魂崇拜多畏惧敬奉，常以个体或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参与人数的规模较小,而祖先崇拜多敬奉恭

敬,常是某一族群、部落为单位，参与人数的规模较大。《跄太公》祭祖仪式的时间长短不一，视具体情况而定，长可至三四天，

短不过一天而已。《跄太公》常在冬季表演，在梅山民间极其普遍，主家有任何喜事或每逢佳节都会请傩坛师公来家里庆祝一番,

吹锣打鼓,载歌载舞,以此祭奠“家主”和“地主”。傩坛师公一般都是经过严格选拔和培训的男性，按级别由低至高被称为“师

公子”、“主师公”或“高公”。他们的舞蹈表演流程严密、肃穆，仪式中必须穿上特定的服饰、带上神圣的道具，在锣鼓点子的

伴奏下，按照既定的程序、严格的规范，念着虔诚的经文、掐着奇特的手诀、踩着程式化的罡步,在神坛前表演巫傩仪式舞。师

公们在这个仪式的世界里，以手舞足蹈的舞蹈行为方式强化族群规则，塑造同风化俗的生活共同体，以宗教文化增强族群的社

会认同,促进族群的社会关系稳定,传承族群的传统文化,构筑起族群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族群的文化记忆。 

二、《跄太公》仪式舞蹈中的文化记忆内涵 

《跄太公》中的舞蹈有两大类:“徒手舞”和“法器舞”。其中“徒手舞”又分为以手指“擓掐”为主要表演形式的“手诀

舞”，以脚步和队形调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罡步舞”；“法器舞”主要以“耍弄”各种法器为主要表现形式，法器有很多种，因

此“法器舞”根据法器的不同可分为很多种类，如师棍舞、师刀舞、朝笏舞、神鞭舞等等。 

（一）“手诀舞”——男生女相、母系社会的文化印象 

母系社会的遗存首先表现在女性崇拜上。女性的原始崇拜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一直是古老而又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这是因

为女性在原始社会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甚至在特定环境中充当着主要角色。从梅山猎神的起源说我们发现:梅山猎神起源于

渔猎时期，湘中湘南称 

之为梅山公公，湘西土家族、苗族则称为梅山女神。《土家族风俗志》称之为“能干的女神”，记载其“率领好多男子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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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猎”①,“打回来的野肉众人平均分配”，②4可见在梅山原始狩猎为生的生活方式下，梅山女神担任着主导和统领的角色,率众上

山围猎，母系氏族社会的首领形象显而易见，梅山女神信仰可见一斑。这种蕴含母系社会记忆的女性崇拜文化现象仍保存在梅

山原生的祭祖仪式中,《跄太公》的“手诀舞”正是这一民间信仰记忆的“活性载体”。 

手诀舞是师公在长期生活实践经验中根据日常手势的特点进行艺术加工而形成的独特手指舞蹈艺术。手诀舞种类繁多，有

大金刀诀、小金刀诀、金精光诀、银精光诀、日光诀、月光诀、车诀、马诀、桥诀、金锁诀、银锁诀等上百种之多。手诀舞的

“诀”，本义是一种起关键作用的方法。“手诀”民间称“手语”“手势”；道士称为“诀旨”“诀窍”；和尚称为“手印”。梅山教

师公亦称“掐诀”，它是师公们十指分合交握之间与神灵沟通的特殊手语，民间舞蹈的研究者将其认定为师公们的手指舞。"手

诀舞”在《跄太公》仪式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最具权威的师公才有掐诀的资格。通常是仪式“起首”之时，由最具权威的“主

师公”或“高公”在神坛前“掐诀”请神，以表明身份、验证资格、说明事由，它是一种沟通人神的无声“语言”。“主师公”

或“高公”灵巧的十指运用勾、擓、扣、撇、按、弹、挑、绕、掏、拧、转、翻等力效，营造出独特奇妙的手指舞蹈，亦真亦

幻，虚实相生，以具象的形式表达了抽象的神性空间。观者在共同文化背景下,表现出对“主师公”或“高公”的肃然起敬和对

土著文化记忆的认同和敬畏。梅山祭祖仪式中的“手诀舞”并非全由“主师公”或“高公”徒手完成，有时会与罡步和形态各

异的道具来配合完成,它始终贯穿每坛梅山教巫傩仪式之中，它的出现是与仙灵沟通时的“语言”和“凭据”。 

“手诀舞”是由男性“主师公”或“高公”单独表演的女性化舞蹈。“主师公”或“高公”在表演“手诀舞”时具有女性神

态，同时也兼具首领的气质,映射出梅山母系社会时期的女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记忆，别具民族风格特征。仪式的各种程式十分

严肃和隆重。首先,师公提前沐浴后着大红长袍马甲（艳丽精美有女性特征）至“坛场”，在表演之前有一个扮演女性梳洗、洁

净和接待工作的预备,包括带横巾（头戴齐肩戴鱼肚巾）、拿米化钱、周转太极、取华池之水、画讳、作揖、请神、撒净、变身

等 13 项细致的表演流程安排。其次,“手诀”舞表演是在“主师公”或“高公”由人变神（“变身”，祖先神灵附体）过程中进

行的，也就是在亦人亦神的表演境界里，“主师公”或“高公”仿效女性灵巧、利落的纤纤细指,营造出生活场景中栩栩如生、

造型奇特的虚拟景观。“主师公”或“高公”表演起来呼吸提沉，张弛之间刚柔并济，柔中有刚，刚中藏魅。最后，“手诀舞”

的表演套路中出现大量排兵布阵、甚至是号令千军等招式，配合快速的正反原地的旋转，如：长枪诀、短枪诀、左排兵诀、右

排兵诀、捞山把总诀、剑诀、三元将军诀,等等。从师公私传的手抄中，我们能看到这是对梅山女神三宵娘娘、梅山九姑、梅山

小妹（梅山猎神）等梅山女性列神的模仿、迎请、缅怀与赞誉，可见“手诀舞”是梅山母系社会女性权威的一个突出性的表达

符号。 

在“手诀舞，，中，梅山师公教仪式中，，手诀舞”的开场表演需“先击掌,后行诀。”据新化县新冷界村的段氏傩坛的段荣

华师公口述:“梅山神张五郎为救一方民众于水火之中，上太上老君处求法,但是老君并不喜欢这个徒弟,不教给他真功夫，还经

常刁难他,但是太上老君的女儿姬姬很喜欢张五郎,经常偷偷教五郎法术，手诀也是她（姬姬）教的。但是姬姬每天都要在灶台

煮饭做菜，所以每次’诀’之前都要先拍掉手上的尘灰，然后再掐（手诀），所以张五郎是我们的梅山祖师,姬姬是张五郎的老

婆，也是张五郎的师傅。”这样的传说，让人联想到宋代在“开梅山”后，梅山原生师公教在与道教融合中，仍先选择“大传统”

道教中“太上老君之女”姬姬来关联，甚至将梅山主神张五郎杜撰成太上老君的女婿，姬姬且为张五郎的师傅。由此可见，一

方面女性为尊的母系社会遗存深深植根于梅山文化记忆之中，另一方面苗瑶与汉族道教文化相通相融。同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师公在仪式中变身,作为一种怪异而荒诞的存在,但是从仪式中的职责来看,“主师公”或“高公”要请神作“朝伟”，负责摇卦、

杀鸡等祭祀行为，在“主师公”或“高公”身上集中了请神与扮神的双重功能，其背后隐含着梅山神系对秩序的概念系统,也是

梅山族群的分类认知和秩序体系的形象化呈现。我们从中亦可见道教不再强调作为一种独立宗教的特殊的思想内质，而是渗透

融合到世俗生活之中，回归到了源于民间、面向民众的道教本源。 

                                                        
4 ① 杨昌鑫:《土家族风俗志》，商务印书馆 1989年版，第 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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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罡步舞”——民族融合、多元一体的历史遗存 

民族融合、多元一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从主体民族的角度考察民族融合的历史，我们看到大秦帝国融合了夷、蛮、

戎、狄诸族，唐朝融合了鲜卑、匈奴、羯、氐、羌、越、蛮等许多原来汉人以外的民族。明朝融合了高丽人、渤海人、契丹人、

女真人、蒙古人等民族。民族融合、多元一体，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有力地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提升。 

同样的，梅山的历史既是一部西南少数民族不断迁徙的艰辛历史,也是与其它民族不断融合发展的成长历史。中国著名历史

学家、历史地理学主要奠基人谭其骤，其《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中描述:湖南自战国时虽已有中原人生息其间,然其时蛮

多汉少，蛮族所受华夏文化之影响盖极微，故西汉一代，无蛮事之记载。汉末王莽之乱，中原人士，始大举移殖荆湘，至东汉

时而蛮汉间冲突迭生，“蛮乱”时闻矣。
①
冲突迭生,接触频繁,蛮族中相当一部分人受到汉化。汉蛮杂居、民族融合的现象可见

自汉末有之。且宋代“开梅山”后，梅山少数民族的首领纳土归附，朝廷在梅山建县，推行羁縻政策,将梅山纳入朝廷的行政管

辖之下，梅山成为向 

朝廷缴纳赋税之地，不再被人为地隔绝于世。同时，大量汉民族迁入，其中有很多被遗弃的皇族人士，他们带来了中土盛

行的佛、道文化信仰,与当地文化信仰产生了撞击和融合，宋代王朝甚至先后在梅山地区兴建承熙寺、启宁寺等寺庙。随社会政

治的推进与经济的发展，信奉各种原始宗教的当地少数民族也逐渐接受佛道之教。这种信仰的融合,在表现出梅山“小传统”主

动融入道教这一“大传统”的历史，体现梅山族群积极接受新事物的“和合”包容的特质。罡步舞的“罡步”最初的本体描述

是道教“斋醮时礼拜星斗、召请神灵的法术”②5，称为“步罡踏斗”，民间俗称九屈迂回步。 

梅山师公教仪式中的“罡步舞”是以脚步动作为主的“师公舞”，常常是“主师公”或“高公”怀抱“祖先神像”、“菩萨神

像”、大型法器时，双手不便有其他动作时的舞步。罡步舞与手诀舞形成鲜明的个性对比，其表演呈现出繁复的步伐的显著特色，

有上步叉腰掐诀、并步掖腿踩罡的规定。师公表演时脚下交替上步，通过主力腿上步带动身体与动力腿的掖腿，瞬间的力量把

“主师公”或“高公”身披的袍子甩开。同时,上步的主力腿单腿向下快速蹲起一次,与之后双手在身前击掌行诀的动态相呼应，

一低一高、一收一放,具有独特的审美性。罡步舞动作中变化多样的身体形态，象征着梅山祖先垦荒拓地和改变生存环境的决心。

今天，在很多师公的罡步舞中，起着连接作用且通过脚下不同方向动作带来身体转向的上步大多被忽略，只保留了掐诀上步的

动作，但表意的双手击掌行诀的动作被保留下来，且成为“罡步舞”的典型动态。简化身体转向动作，直接上步掖腿单腿蹲,从

而更好地完成击掌行诀的动作。此外,“罡步舞”通过编织迂回前进的路线，一方面使动作的空间得到扩大，可以呈现出更为丰

富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与原地“手诀舞”表现出的唯美静穆形成反差，“罡步舞”曲折迂回，灵活跳脱,跟女性的柔美灵动相得

益彰。 

《跄太公》仪式中的“罡步舞”是在“踩九州八卦”傩事中出现的。八卦星图走罡步也是“踩九州八卦”，“踩九州八卦”

是《跄太公》仪式中固定区域表演的内容，仪式是“主师公”或“高公”的独舞,舞蹈时，“主师公”或“高公”怀抱梅山教中

的“太公”（即“家主”和“地主”等各种祖灵神像）在主家堂屋地面上用钱纸摆起的八卦图上“踩罡”，前后左右变换方向各

踩一次，最后回到中间位。罡步穿行的蛇形反复体现在八卦上面,八卦属于道教，而穿行的蛇形体现蚩尤崇拜这个记忆，而“道

教禹步法的另一特点是与八卦配合。行法时在醮坛铺设罡单，或以清净白灰作星图及八卦之数，按八卦星图走罡步。”①纵观人

类历史，民族之间的融合往往会带来民族间文化的碰撞,文化包容首先往往体现在信仰仪式中的“兼容”，这里的“罡步”和“八

卦图”均来自汉族的道教,“罡步”和“八卦图”同样也显现出多文化背景下的儒释道与梅山教的民族共融、包容“和合”的文

化记忆。 

                                                        
5 ① 谭其骤:《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第 236页。此文原载于 1939年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 2卷第 5

期。 

② 熊永翔、王进、谭超:《道家禹步论》，《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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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罡步舞”以“踩”为核心动作，传达出更加明确的镇邪、开垦的意义，配合“八卦”一一口唸、心想、手上掐形成的“踩

八卦图”是师公罡步舞表演的代表动作，是在拜五方之前的调整与准备。这一动作要求手胸前掐诀，十指数醒。仪式表演中师

公的动作反复强调上步打醮、唱雅无非是强调:梅山地主在开辟疆土时的（为黎民百姓）降卑，梅山主神是太上老君的女婿。这

明显积淀着梅山土著文化与外来封建文化之间的互相碰撞，融合的历史记忆，体现了道教既与巫傩密切相联又居于上层地位的

历史与现实。② 

（三）“法器舞”——蚩尤崇拜、“蛮子精神”的民族风骨 

法器舞的蚩尤崇拜:梅山先民以蚩尤为祖。 

蚩尤在梅山人心中是一个英雄般的人物。传说中的蚩尤形象高大威武，英勇善战，是古时战神，《史记》记载“蚩尤兄弟八

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大弩,威振天下”。《路史-蚩尤传》中描述为“蚩尤产乱，出洋水,登九淖，

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涿鹿,兴封禅，号炎帝。乃驱罔两,兴云雾，祈风雨,以肆于诸侯。”近年来，以李新吾为代表的学者研究发

现“北宋开梅山时,梅山土著苗瑶是上古蚩尤部族的嫡裔”③,笔者对此持赞同之意，在梅山民间，“梅山的巫师还以蚩尤旗为法

杖，以蚩尤蛇图腾的具象为护身神，以蚩尤图腾之角为法号。”
④6
且“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梅山大部分自然村落的居民现

如今仍在神龛、神坛上供奉着头饰为蚩尤饕餐（即头戴蚩尤帽）的“家主”和“地主”（即蚩尤始祖）神像，蚩尤祭拜仪式活动

的传承更是一个有力的印证。“祖先崇拜，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信仰文化现象蚩尤崇拜涉及到一个民族的起源，它时刻提醒

着族群成员记住民族生存的根,通过仪式把族群血缘纽带紧密联系起来，并激发族群成员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它是仪式

化的“祭祖活动”。 

梅山教仪式中的法器舞，其法器是被神灵化的敬神器物，如:师棍、师刀、朝笏、龙角、南蛇（麻蛇）、神鞭、雷令等，这

些法器的制作、运用都与祖先蚩尤崇拜的文化记忆有关，其中缠绕蛇形的师棍、刻有蛇纹的师刀都是梅山先祖蚩尤的兵器，这

各式各样的道具都和祖灵一起被神灵化，具有超自然力量，且对族群具有保护和祝福功能。本文选取《跄太公》法器舞表演环

节中师刀舞为例。 

师刀舞从道具制作到表演内容的表现上，体现出很深的蚩尤崇拜色彩。1、“师刀”又名 “师公刀”或“九耀七星八宝连环

宝刀”，是梅山师公教仪式中的常用法器，也是作舞的道具。“师刀”制作材质采用黄铜，一条经过拧转形成螺旋状纹理的铁环

再连接一把带细柄的短刀，在刀主体的大铜环上套有七个小铜环,舞起来唦唦作响，威严神秘。“师刀”上刻有清晰可见的蛇纹,

这种蛇纹代表着对祖先蚩尤的记忆，蚩尤的“蚩”在《说文》字典里虫部,专指蛇，是蛇部族的总称,蚩尤身为苗蛮首领,蛇即为

蚩尤的化身和象征。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对母系氏族的文化记忆。而选择蛇作为图腾，应与其居住的山地有着密切的关联。因

为一定的自然环境常常使原始部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图腾崇拜。而蛇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中，蛇作为原始社会的图腾，具有着象

征女性、繁衍生命的意象;2、师刀舞在段氏傩坛《跄太公》傩事的第二会《安营立寨》中表演。表演中，师公们右手持刀，左

手掐诀,一脸庄严肃穆，表演中有非常固定的套路，而且连续向五个方向进行表演，表演力度一次比一次大，但不管朝哪一方向，

                                                        
6 ① 张泽洪、张悦:《〈周易〉思想与文化传播——以道教和西南少数民族禹步为例》，《周易研究》2011年第 3期。 

② 李新吾等:《梅山蚩尤》，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年版。 

③ 李新吾:《梅山蚩尤文化的科学内涵和我们的目标》，冷水江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梅山蚩尤文化研究（一）》2004

年版。 

④ 李新吾:《梅山蚩尤文化的科学内涵和我们的目标》，冷水江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梅山蚩尤文化研究（一）》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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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如临大敌,威震一方的气势，犹如将士拿着蚩尤祖先手中的兵器，时刻准备抵抗击侵犯家园的入侵者。“师刀舞”的兵器法

力，是借助师公变身蚩尤祖先（变身后的师公）才能得以实现，法器被赋予祈福、驱邪、打鬼等功能,分别由师公手持师刀作舞

获得，在当地有的人说师公就是“梅山”，意为神附落在师公身;还有的人说师公就是蚩尤的化身，蚩尤借师公的身体往来神、

俗两界，保一方平安。传说中的蚩尤形象高大威武，英勇善战，是古时战神，史记记载“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

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大弩，威振天下”。《路史-蚩尤传》中描述为“蚩尤产乱，出洋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涿

鹿,兴封禅，号炎帝。乃驱罔两，兴云雾，祈风雨，以肆于诸侯。”。师公舞中的师公在仪式中呈现出的是蚩尤英勇无畏的勇士形

象，彪悍的动作形象地表现出蚩尤用这把大刀带领着族群对抗外来强敌、保卫家园、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也表现蚩尤在族群

生死存亡时刻敢于担当、英勇无畏、血性坚韧、虽九死而不悔的战斗精神。 

师刀舞见“蛮子精神”：《史记·礼书》中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天地是所有生命存在的起源，先祖

则是生命种群得以归类集聚的根本。推而可知，先祖是族群的根，国家的本。几千年来，梅山苗瑶及其宋代开梅山后改为汉姓

的苏、蒋、谌、张、赵等姓，但是梅山族群并没有数典忘祖，而把对祖先蚩尤的崇拜寄托在仪式里对其进行祭拜,树神像进行供

奉，并把具有祖先蚩尤记忆的象征符号如蛇纹、兵器、传说等进行传承和演绎，从中寻觅并强化其族群强烈的宗族归属感和宗

族认同感。师刀舞不仅仅是对祖先蚩尤带领族群开疆拓土、建设家园的肯定和缅怀，更主要的是，通过再现蚩尤善战威武、刚

强坚韧且充满血性和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唤起梅山族群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自信心和责任心,这对族群的

成长中的成员在族群性格和精神的养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衍生出梅山族群典型的自强不息、百折不挠、

富有血性、英勇无畏的“蛮子”精神①7。 

“蛮子”精神的“蛮”的特质,不是混沌未化的野蛮，也不是无知无识的蛮横，而是既含有“沅有芷兮醴有兰”的山地环境

因子，也有“被薜荔兮带女罗”的民族服饰元素，“信鬼而好祠”的民族风情，更多的则是“荜路蓝缕”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

师刀舞最大的特点是手持“师刀”，象征人类对超自然力量的把握,这是一种渴望征服自然的人类愿望的投射，是高于现实生活

的理想。在这理想之光的照射下，苗族由此产生出一股让人钦佩的“蛮子”精神。“蛮子”精神蕴含着祖先蚩尤不屈的英雄气概

和精魂,融入到梅山族群的血脉之中，不可分割。面对强权政治和世道不公，梅山族群敢于抗争,勇于抗争，善于抗争,有不服“王

化”、拒服徭役的“莫徭”之称。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梅山族群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胆量和气魄，创造出伟大的“紫鹊界

秦人梯田”神话。秦人梯田始垦于秦汉时期，发展盛大于宋明王朝，梯田总面积 40多平方公里,民间有“天下大乱，此地无忧;

天下大旱，此地有收”之说。在现代梅山族群的身上，顽强坚韧、自强不息的这种“蛮子”精神尤为突出，涌现出诸如曾国藩、

谭嗣同、成仿吾、沈从文等一大批梅山族群的精英分子。“蛮子”精神的另一层面则是乐观向上，豁达开朗。面对着山峦重叠，

土地贫瘠，地广人稀,资源稀缺的自然困境，面对横征暴敛、匪患不绝、征战连年的现实窘境,梅山族群不怨天尤人，自强不息，

山歌对唱,载歌载舞,不惹事端、不起争讼、荣辱与共，得失均分,即便在庄严的仪式舞蹈中，“主师公”或“高公”甚至可以相

互调笑或戏谑观众。“庄严”和“欢脱”这两极性的特性同时聚集在了“主师公”或“高公”身上，使得“主师公”或“高公”

的身体审美和象征表达具有更为深刻、隐蔽的文化意涵。表现出梅山族群乐观向上,豁达开朗的精神特质。自古以来梅山地区“屋

舍俨然,鸡犬相闻,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宁静自得的山水田园生活正是梅山族群自强不息、乐观开朗的有力体现。 

三、余论 

海德格尔说:“一个民族之历史性生存的本源是艺术。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艺术在其本性上是一种本源:一种真凭此而实

现，亦即成为历史的特殊方式。”①海德格尔将艺术看作是真理自我认识的方式，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艺术对于民族历史的重要性。

作为文化表达的仪式舞蹈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仪式舞蹈取材于生活、形成于生活又服务于乃至成就于生活，它承载着

民族历史发展的深刻记忆，表征着族群与世界的对话。仪式舞蹈的过程，既是一个自身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过程，同时也是一

个不断地将自身文化传播、开拓、巩固和推广的过程。文化记忆通过仪式舞蹈这一民间艺术记录一个族群及其所蕴含的生命力，

对于深刻挖掘民族的审美价值取向和文化理想都有一种帮助。梅山仪式舞蹈文化内涵深厚，梅山祭祖仪式舞蹈中的手诀舞、罡

                                                        
7 ①李夫泽、李杰:《逆论梅山文化的嫂变与现代形态》，《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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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舞、法器舞，以其舞蹈形式特别、动作韵律别致、舞蹈道具摄人，宗教色彩浓烈，蕴含着民族文化团结、融合及不断向前发

展的象征意义。其中所承载文化意蕴让我们看到梅山族群林林总总的文化记忆;“手诀舞”中以女性为表现对象,极力展示女性

柔和美和力量美,我们感受到这个民族女神信仰的记忆,从中联想到梅山族群母系社会时期女性担当主责、地位尊贵的文化现象;

在“罡步舞”中融合了外来道教文化，用神人相通的罡步以及运用道教特别是“八卦”的内容，从中看到梅山巫傩文化主动向

主流文化靠拢的印迹，主动融合主流民族文化，显示出梅山族群的和合精神;在“法器舞”中，具有崇拜色彩的法器图文和彰显

力量的舞蹈动作,体现梅山族群的蚩尤崇拜和“尚武”“顽强”的族群性情，从中我们看到梅山族群敢为人先、忠诚刚烈、血性

无畏的“蛮子精神”。 

仪式舞蹈是一个民族生活、情感的艺术呈现和历史文化的积淀，是民族艺术文化的活化石。“阿斯曼也把人类社会的发展模

式按照其记忆方式的不同而划分为’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两种。”
②
梅山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或者说

文字记载极为匮乏的历史。梅山文化的诸多文化信息只保留在原始的文化活动这一载体形式之中，这是我们研究梅山文化无法

回避的话题。但我们更欣慰看到的是，这些“无文字”的梅山仪式舞蹈蕴含着的文化记忆是极其丰富深厚的，是最具原汁原味

的历史遗存。在这样的形式里面,我们看到了在远古就与仪式结合的仪式舞蹈,并能够探究文化最深层最内在的本质,解读到这个

民族的社会发展、民族融合、原始崇拜的这样一些文化记忆密码。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信仰与仪式密切相关，仪式属于

信仰的物质形式和行为模式，信仰则属于主张和见解。信仰是对自然、社会与个体存在的信念假设，仪式则是表达并实践这些

信念的行动。”③8梅山族群信奉多元一 

体的梅山教，形式多样的梅山教巫傩仪式成为梅山族群外在的文化表现形式。具象化且象征性的梅山仪式舞蹈生动地体现

出梅山族群的文化传承，并能唤起族群之人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作为行走艺术的梅山舞蹈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如何通过仪式

舞蹈的现象获得其内涵，并由其内涵来指导艺术形式的外化，通过由现象及本质、再由本质指导外化来进行新的创造，形成一

个新的研究、创作的“记忆链”，并且在不断前行的过程中新的创作、新的艺术形式成为新的文化记忆，为现代舞蹈进行艺术创

作提供独特民族特色的舞蹈元素和更多深底蕴的文化素材,为当下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和创造力。正是基于这样

的考量，对梅山舞蹈文化的挖掘、保护工作仍要加强，总结梳理梅山舞蹈的文化历史积淀、价值取向和理论精髓,更深入地阐释

梅山文化内涵，归纳梅山族群民族性格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则显得尤为迫切。 

当下，文化记忆研究方兴未艾，理论内涵不断拓展丰富,研究领域不断扩张深化,体系建构不断提升完善,特别是记忆媒介由

过去的无文字记载的口头讲述、动作演绎,到当下的文字记载、信息数码技术的运用,文化记忆的广度和深度到达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但是，我们更应看到信息化革命给文化记忆带来的全新影响，必须正视信息化革命对传统意义上的仪式舞蹈的影响越来

越大，它以其逼真可感的虚拟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冲击和改变了传统仪式舞蹈的价值取向，挤压着仪式舞蹈的生存之所。同时，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及世界经济巨大的变化之下，乡村的环境和人口出现巨变，乡村没有了乡愁，大量人口流动了城市，仪式舞

蹈经历着深刻而剧烈的文化市场变化，已逐步失去了民间文化的市场根基和地域根基。在市场经济之手的操纵之下，爱好和从

事仪式舞蹈的人群越来越少，造成了传承人的断层和艺人的高龄化趋势，而随着文化记忆的传承人和某一时期的作为文化亲历

者正从历史舞台中逐渐消失,仪式舞蹈有意无意地被淡化、边缘化，文化记忆将会出现丢失、耗损、断层和消亡现象。这就要求

我们应在传承好仪式舞蹈的同时,更好地发展和创新仪式舞蹈，创作出更多带有浓郁民族特色和符合时代特点的仪式舞蹈，让仪

式舞蹈走出乡村，走向城市，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们了解仪式舞蹈所蕴藏的文化魅力，从而提升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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